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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
蝶
酥

西

坡

! ! ! !杨总与我约在星巴克烘焙中心碰头。他带来几袋
蝴蝶酥给我品尝品尝。我知道他经营的“鹅好”（卖卤鹅
的），就在国际饭店旁边，便脱口而出：“国际饭店的
吧？”他说，不，是他与新锦江旗下一家公司合作的产
品，销售不错，投资回报率极高。
小小蝴蝶酥，竟有那么高的收益，实在出乎我的意

料。
蝴蝶酥，此间负责外宣的人把它径直翻译为 !"#!

$%&'() *&+,-.&，意思是蝴蝶薄饼。那么，外国人如果看
到 /"$$.&0() *&+1-.&字样，能否对应中国人心目中的蝴
蝶酥呢？大概不会！法国人称之为 2+(34.&（葡果棕榈），
德国人称之为 5,67.489:6&98（猪猡耳朵），其他还有叫
“眼睛”的呢。虽然比不上中国的雅驯，但人家在想象
力上毕竟也够丰富。好比人死后，在中国往往化成仙、
化成龙、化成蝶，在外国没准儿则变成吸
血鬼、变成僵尸、变成幽灵。中西在思维
方式上确实有点差别，路数颇为不同，
乃至影响到了对一种薄饼的刻画。
“蝴蝶酥”，听上去很有中国民族风，

实则完全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它究竟是
法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的发明，存在争议。
这款只在 ;<世纪早期出现的糕点，没过
多长时间居然不可考了，真是奇怪得很。
把“蝴蝶酥”定义为蝴蝶薄饼是有道理的。其关键

词是：蝴蝶，薄，饼。不强调这些，“蝴蝶”的谱系就会大
乱。比如“京八件”中的蝴蝶卷子，想象中应该是“蝴蝶
酥”之流亚，其实它只是蝴蝶形状嵌油酥的饽饽（馒
头）。中国古代，把点心或饼干做成蝴蝶状的不在少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兰州探亲，有一天正好碰到开斋
节，当地的回族同胞烘焙了许多精美的点心分享给邻
居，其中就有十分漂亮的“蝴蝶”饼干，令我印象深刻。

但无论是蝴蝶状饽饽还是蝴蝶状饼干，它们与
蝴蝶酥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或多大程度地采
用起酥工艺。这才是蝴蝶酥的“酥”之真义。所谓起酥，
是指用水油面团作皮，包入油酥后，经擀、卷、叠、切等
形成层层相隔的酥皮面团。一只品质了得的蝴蝶
酥，经过烘烤，能够得到 =>;层的酥皮? 也就是说至少
要开多少次方地擀面、对折，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事实上，即使号称标准的蝴蝶酥也让人各有所好。

有的表面看上去有点“泡芙”模样，有的足有大饼那么
厚，有的松而不脆，有的缺一点硬扎，有的“涟漪”欠多，
有的七撬八裂，有的小如人耳……这些都不能令我餍
足。用齿轻轻一磕或用手轻轻一掰，几个建制的酥皮随
之落下，连带一些窸窸窣窣的碎屑但又不天女散花。奶
香、微甜、硬扎、完整并且带一点点烘焙过头的焦褐色，
最得吾心。非常抗拒的是
那种表皮颜色近于伊丽莎
白瓜的蝴蝶酥，它让我产
生烘焙当中突然断电，于
是点心师慌慌张张出炉
就拿来卖的错觉。

阴阳眼
张立雄

! ! ! !一天下午，阳光明媚，我把出租车开
到优美的 @:3+48区，在旁边的悉尼眼科
医院门口，一个肥硕的中年男人向我招
手。他很胖，胖得要把一个“胖”字豁成
“月半”。要命的是他的右眼还戴着狗皮
膏药状的墨色眼罩，像个加勒比海盗。
我开了过去，他乐哈哈地上了车，脸

并不凶险。他坐在了我边上，车子受压一
震、一斜……他冲我一笑，好像是为他的
重量表示歉意。但接下来的动作却让我一
下子进入恐怖小说：他把右眼上的眼罩扒
开，拉移到左眼上，然后睁开右眼朝我眨
巴了两下。这个要吓死人的。昨天晚上我
没睡好，人本来就有点脆弱，有点恍恍惚
惚，感觉他是把左眼珠掏
出来安到了右眼上……

他可能料到我会惊
恐，所以马上就说：“对不
起，对不起。”一个硕大的
独眼龙对你低头赔礼，就一下子变得好
笑起来。我说：“参加化妆舞会了？”他愣
了一下，接着说：“哦，眼科医院不办化妆
舞会，都是瞧不清楚的人，化不化妆都一
样‘花’。”凭我的经验，这样的人喜欢开
玩笑，也开得起玩笑，于是我就笑
着说：“请告诉你的故事，不然你
蒙一眼，我就蒙上两个眼开车，开
到哪里是哪里。”他咧嘴一笑，因
两腮为肥肉撑满，笑容难以“化”
开来，你只是见着他张了张大嘴，像海豚
咧嘴求喂的样子。
他的眼球结晶体出了毛病，要手术

医治。医生告诉他，手术目标要么两眼都
是近视，要么两眼都是远视；即要么戴近
视眼镜，要么戴远视眼镜。
“我选择戴远视眼镜。我这么胖，路

也走不动，要看那么远干什么。但心想，如
果一个眼近视、一个眼远视，就什么眼镜
都不要戴了。当然我知道这个行不通。”
隔了几天，他就去做了手术；又隔了

一天，医生替他拆开蒙眼纱布，这时，奇
迹发生了：他看到了一个四维甚至五维
空间———左、右分割成两界，远、近重
叠成一体。原来医生鬼使神差地把他
的左眼弄成近视、右眼弄成远视。所以
他上车后，需把左眼遮住，睁开右眼才能
看清我。
还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事？禁不住作

起了哲学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时
不如眼科医生的轻轻一错。
他费力地把头转向我，又作了个海

豚嘴的笑：“那个瞬间，我突然懂了毕加
索的画，他一定有我相同的毛病。”我禁
不住哈哈大笑。他说：“今天来复诊，下周

再做手术。”我同情地问：
“第二次手术会有后遗症
吗？”他豁达地说：“管他
呢。手术不成功，我就去画
画。睁开远视眼，我画超现

实主义的照相版画；睁开近视眼，我画抽
象主义的线条画；两眼都睁开，任何时候
都是一幅印象画或毕加索的立体画：三
只眼睛看世界。”
精彩的演说！看他这么胖，一定是个
毫无节制、找死般地大吃大喝的
人；本来就不怕心脏病、糖尿病，
当然也就不怕“立体眼”。
临下车时，他说：“医生说，手

术后一周内不能搬重物。我和老
婆说，一个月不能搬重物，嘻嘻……”一
边把眼罩又拉移到了右眼上。我见证了
一个把事故变成故事的实例。他既能无
节制地把自己吃成“月半”，他充沛的胃
酸也就能无限制地化解生活中种种防不
胜防的意外。俗话说的“心宽体胖”或许
既是演绎推理，又是归纳推理。到了食物
丰盛的今天，颠倒成“体胖心宽”或更加
精到。

一个放浪、溺欲的人，于人不体面；
于己则无缺憾。

为!青春社区"喝彩
徐亚斌

! ! ! !讲到社区

管理! 在人们

的传统思维

中! 立马会跳

出这样的画

面"几个大叔#大妈!戴着红袖章!在小区里巡视!检查

安全$也会想到一群穿着绿马甲的大叔#大妈!在小区

一隅拔除杂草!大搞卫生$如果要庆祝什么重大节日!

还会看到叔叔#阿姨们在紧张地排歌舞#唱戏曲% 社区

的自治管理#文体活动!都是中#老年人在一线活跃!却

难见青年人的身影%

然而!近来此类情形却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着社

会的发展!许多青年人纷纷选择离家而独立谋生!他们

自己置业安家!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纯粹由年轻人组成

的新型社区!被称之为&青春社区'% 既为社区居民!无

疑也就成了社区的主人%社区的活动#社区的自治管理

等!主人自然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如何构建&青春社区'的探索与思考就成了

社区管理的当务之急! 不少地方在这方面进行着探索

和思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积极探索青年投身

基层社会治理与社区服务工作! 努力搭建社区工作平

台!一批青年人得到了成长!不少青年自治项目和青年

自治组织!在社区这个大平台得到发育壮大%

这些已有的探索给了我们启示"&青春社区' 的建

设!需要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也要发挥社区团组织的主

导作用!由团组织去广泛联系#动员

社区青年的积极参与! 还要发展一批

青年骨干#构建一套组织机构#建设一

批理想阵地#打造一批活动项目% 让我

们为方兴未艾的&青春社区'建设喝彩%

玩嗨皮划艇
许德华

! ! ! !老妇聊发少年狂！这个六一
儿童节，和年轻人在淀山湖玩皮
划艇。
我第一次亲近皮划艇，很新

鲜，一身装备掺在年轻人当中听
小武教练讲要领。
小武首先指导我们摆弄双叶

桨。这铝质的桨杆两米长，握在手
心就像抱着关公使的青龙偃月
刀。好在材质不算重，能双手举桨
杆在头顶上，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合适的握点。
下水的是硬壳皮划艇，有三

米长，敞开式的两人座。
我顺利坐上皮划艇，同伴是

身材高大的小伙子小孟。小孟会
玩水，曾在新西兰峡湾浪遏飞舟，
所以有小孟作伴，我心里安定了
很多。
初，坐前面的我把桨平放在

艇上，小孟在后面划桨，皮划艇悠
悠地向前。此
举是好心的

小孟让我先适应水况，离开口岸十
米远我好像不怵水了。接着我们前
后座举起双叶桨左右划，皮划艇有
点像箭一样飞出去，水面青青水深
处水腥味，到了湖当中茫茫一片水，
我有些害怕，于是小孟配合着向左
划、向右划，向前方口岸航行。此时

我们团队 >;艘皮划艇正好集中在
离岸 ;<米开外的水面上，小武教练
适时地指导全体“拗造型”拍水上集
体照。前座位的统一把桨搭在相邻
的两艘皮划艇，一下子就围成了“铁
甲连环”的阵势威武雄壮；各艇后座
站立像勇士一般。机灵的小武操纵
皮划艇在阵前为我们拍照。看照片
上的我英姿飒爽，很有点“弄潮儿向
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架势，
我一下子豪情四溢。拍照结束游戏

开始，配
合着小孟
和其他队友打水仗。目的是让对手
“湿身”，于是年轻人的各种战术表
情应有尽有，“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
干不掉我的样子”！哈哈。
见湖中心左一超大铁质作业船

泊着，我们竟不约而同划皮艇绕大
船一圈。这种很有仪式感的荡舟“接
龙”十分有趣。

也许我算有点运动小窍门，近
一个多小时的“左挥右划”我凭借腰
部使劲倒也没有手酸体乏，我看小
孟更是意犹未尽。想起这个年轻人
对我的关照还有他说起过的新西兰
豪迈，我想让年轻人独自尽兴效果
会更好，于是就说服小孟送我上岸。
在斜阳挥洒的湖上，年轻的小

孟如蛟龙穿梭水面：在婀娜的大柳
树身下，我惬意地欣赏着湖上大好
风光，心里的美，就像一首歌里夸张
的唱：你看那白发的婆婆，挺起了腰
杆也像十七八……

天
下
食
堂

陈
荣
力

! ! ! !不是摆噱头，在上世
纪物质匮乏的六七十年
代，在我们这个盛产棉花
的江南小镇上，作为惟一
一个国营棉花加工厂，我
们厂子的食堂与镇上机
关、医院、学校和其他企业
的食堂比起来，明显是姚
明与潘长江比高低。这长
一大截的依仗，并
不是我们厂子拥有
多大权力，而是天
生有一个特殊的副
产品———杂质。
杂质者即棉花

加工后留下的棉籽
壳、剩绒和数以亿
计的棉蚜虫的总
称。棉籽壳和剩绒既是生
火烧饭上等的燃料，沤沤
烂烂又是强劲的基肥，而
状如“米胖”通体肉红的棉
蚜虫，更是饲鸡养鸭的最
佳饲料。凭了这几乎全身
是宝的杂质，食品厂、豆制
品店的猪肉、豆制品，粮管
所的面粉和油，不用凭票
便时不时地补充到我们食
堂的餐桌。而附近生产队、
农场的新鲜果疏、鸡鸭蛋
鱼更往往是半买半送。物
美价廉且花色繁多的饭
菜，是我们厂子食堂令无
数人“羡慕妒忌恨”的金字
招牌。也因此，即使那些平
常不在厂子住宿和就餐的

职工，中午或傍晚回家，一
手拎两壶热水，一手端一
碗食堂打的小菜，踌躇满
志地一步晃三晃，无师自
通地成为我们厂子职工
（包括我们这些从小在厂
子里吃饭打菜、习惯地把
父母工作的厂子称为我们
厂子的职工子弟），招摇过

市的标准架式。
有道是民以食

为天，而食堂的这爿
天，作为集体用餐的
一个惯常场所，与分
散的家庭用餐虽然
实质都是一个吃，但
其独有的形制、状态
以及其功能和魅力，

在吃过食堂饭者的经历和
心目中所刻烙的滋味、感
受和印记，怕是百姿千态，
非一言能道尽的。围绕食
堂，更确切地说围绕食堂
的饭菜生发的种种故事、
轶闻、美谈抑或纠结，亦仿
如那花色繁多的饭菜，不
乏色香味，亦具酸甜苦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我工作的一个乡村供销站
共 ><个人，但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尤其是食堂办得
挺有滋味。这滋味倒不在
于食堂的饭菜，而是隔三
差五会有下午那一顿“点
心”。我们食堂的炊事员许
师傅不像一般乡村医院、

信用社、供销站的炊事员，
大多找一个农村大妈、大
嫂，许师傅原是镇上一家
饭店的面食师傅。凭了这
一路手艺，往往下午三点
来钟，大家正饥肠辘辘、神
衰力疲之时，一声余音绕
梁的“肉包子来啦！”让整
个店堂都如打了鸡血。那
肉包子馅多、皮薄不说，咬
一口鲜香浓腻的汁液更是
满嘴喷射。许师傅有一个
保留节目，每当有员工调
动，他都会做一顿品种丰
富的面食，搞个饯行宴。那
年我被调到一个海边的渔
村供销站工作时，许师傅
搞的那个饯行宴，可谓极
尽面食制作之能事。除了
肉包、花卷、糖馒头外，还
专门炸了油条，而最后端
上来的那碗手工汤面，更
吃得我大汗淋漓、涕泗并
流。当然这涕泗既有为美
食所沉醉，也有为情感所
沦陷。用许师傅的话说，大
家难得同事一场，分开了
吃顿面食，也是情意绵绵
留个念想。
都说人生两大得意穿

华服、吃美食，而相比穿在
身上的华服，吃进嘴里的
美食，毫无疑问更会留下
深刻的印记。这既如张爱
玲所言“女人走进男人心

里的通道是胃”，是民以食
为天的形象佐证；更在于
诸如当年我的饯行宴这般
美食所蕴含着的情感元
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民以食为天的“天”，岂
仅仅只是指物质的追求和
享受？
二十多年前，我在县

城的一家贸易公司食堂搭
伙，记忆中有一在公司拉
货的中年汉子食量奇大。
拉货工的收入本来就不
高，加之食量又大，所以那
中年汉子一般不买食堂的
饭菜，而以吃面为
主。他的吃面与别
人不同，自备一只
近乎小脸盆大的面
盆，且一次性打两
碗。吃面忌涨，别人都是打
好即吃，而他打好后每次
都搁上十多分钟，待涨透
后才吃。“这样能多吃点、
多吃点。”一边听他不无尴
尬地解释，一边看他捧着
近乎一脸盆的面呼啦啦地
吞咽，成为当时那个食堂
的一道风景。这样的风景
与坊间流传新兵在连队食
堂吃饭得先盛半碗然后再
盛满碗的秘诀，恰如滋生
于食堂的一曲双簧，虽不
乏时代的印记，但给人的
感慨亦一言难尽。透过这

样的双簧，也使我们明白
一个道理，所谓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只能是填饱肚
子后才会有的讲究。而回
视以往抑或注目当下，一
些差强人意，包括就餐者
意见、牢骚满腹的食堂之
所以仍能生生不息，系住
底裤的那根带子，恐怕也
是首先得混个饱。

其实食堂办得好与
差，产生的效应真的不仅
只是物质层面的。仍旧回
到我们厂子。因为是棉花
加工厂，或加工过程中机

器火星的引燃，或
谁不小心丢了个烟
蒂，我们厂子每年
都会有一两场大小
不一的火警。那年

冬天的一场火警真的让人
慌了，整个剥绒车间都是
一片红。惊恐之中大家谁
都不敢上前一步。不知谁
喊了一声：为了食堂的肉
包子、炒排骨、绿豆汤，冲
啊！一语惊醒梦中人，职工
们有的淋一桶水浇湿全
身，有的裹一条湿被子，争
先恐后往火场冲……

民以食为天，得民心
者得天下，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一家企业也好、一个
机关也罢，若得到了食堂，
离得“天下”怕也不远了。

在小院!静守流年
陈连官

! ! ! !老家在一间半茅屋之后，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末有了三上三下之楼。门前，有用
乡下河间割下的芦苇搭建的一个小院。
这种小院，现在在浦东叫美丽庭院，

也叫“小三院”。浦东大地，农村乡野，是一
个美丽的大花园了。

老家栽种落苏
A茄子B、玉米、番茄，
还有几棵野生桃树
的小院，已经拆迁。
退休后想有个小院，几乎是不可能了。

女儿一直说我没本事，不在市区里
购置一套房。其实，我从农村出来，在城
里有个居所也满足了。最最主要的是想
有个小院。

不可能的事，便成了梦想。有梦在今
天一起筑成了中国梦，想在这个小院
里，写透人生，看透烟云。
我自建自有的这个独立小院，不会

存在了，便想，余生里，夫妻俩用退休工
资去租个小院。妻住
惯城里了，不愿。梦想，
也就成了空想，臆想。

但我是实实在
在想要这个小院的，

很想很想。我不想小院里繁花满园，只
想小院里，有我夕阳西下时的余影。
只要有可能，我想要这个小院。我们

一起翻阅我们曾经的书写，一起看尽落
花艳尽。

大美夕阳 !摄影" 宋文漪


